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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义
捐款设立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项目

看“圈”

葛世荣
任江西理工大学校长

近日，江西省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葛世荣职务任免
的通知，聘任葛世荣为江西理工大学校长。

葛世荣 1963 年 4 月出生，先后任中国矿业大学校长
助理、副校长、校长，2021年 11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葛世荣是煤矿采运工程专家，长期从事煤矿运输理
论技术与装备研究，提出摩擦运输传动可靠性理论方法，
创制深井提升重载化、巷道运输自动化关键技术装备，研
发了煤矿井下智能化采运协同调控关键技术，其多项重
要研究成果在我国煤矿广泛应用，为大型煤矿安全高效
开采提供了可靠运力保障，推动了我国煤矿智能化采运
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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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雨田

近日，在复旦大学建校 120周年之际，1984级生物系硕
士校友，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朱
义捐赠人民币 3000万元现金，设立“复旦大学百利天恒特
聘教授”项目，支持复旦在“创新药物靶点发现”及“脑与类脑
智能研究”等方向引育一批优秀科技领军人才。

朱义长期坚持聚焦抗肿瘤创新药物的研发，并在国
内外建立了创新高效的研发体系。

乔治·帕里西
受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日前，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乔治·帕里西受聘
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际创新研究院复杂科学国际研究
中心学科带头人。

乔治·帕里西 1948 年 8 月出生于意大利罗马，1970
年获得罗马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1992 年在罗马大学任
教，同年当选意大利猞猁之眼国家科学院院士。2010年当
选欧洲科学院院士，2011 年获得普朗克奖章，2018 年至
2021年任意大利猞猁之眼国家科学院主席。2021年获得
沃尔夫物理学奖、诺贝尔物理学奖，被授予意大利共和国
功绩勋章。

乔治·帕里西最重要的工作是给出平均场自旋玻璃模
型的严格解。他的研究还包括部分子密度的 QCD演化方
程、描述界面生长的动力学标度的卡达尔 - 帕里西 - 张
方程、椋鸟集群交互行为规律分析等。

“向科研‘无人区’发起挑战，意味着
会面临诸多基础性难题，越是没人做，我
们作为科研‘国家队’就越要做这个开路
先锋。”梁炜骨子里自带一股闯劲，是同事
眼里的“拼命三娘”。

梁炜是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
所（以下简称沈阳自动化所）的一名研究
员。近年来，她带领团队深耕工业无线技
术领域，从技术研发到标准制定，从实验
室研发到成果落地应用，20 年打磨一把
科研“利剑”，为我国智能制造领域的发展
贡献了智慧和力量。梁炜也因此获评
2024年中国科学院年度先锋人物。

从零开始，攻坚克难

长期以来，我国工业自动化领域的发
展主要依赖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与产品
实现集成应用。这种缺乏核心技术的被动
局面，给产业安全埋下了重大隐患。

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自动化所研究
员于海斌曾向学生梁炜谈起他对于无线
通信技术助力中国工业自动化发展的思
考以及研究规划。“导师的远见卓识触动
了我，我下定了攻克我国工业自动化领域
自主核心技术的决心。”

于是，2004 年初，梁炜辞去高薪工
作，回到沈阳自动化所，开启了工业无线
网络自主技术体系与标准体系的科研攻
关之路。这在当时是国内外都没有破解的
难题，一切从零开始。
在工业上无线通信到底能不能用？怎

么用？大家当时还不是很清楚。起初，研究
团队选择从技术门槛相对较低的流程工
业切入，研制的 WIA-PA技术在 2011年
先后成为中国国家标准和 IEC（国际环境
建设）标准，并且位列国际三大技术标准
之一，在石油、化工、冶金、电网等流程工
业得到了广泛应用。
“WIA-PA 的成功为我们注入了信

心，实现流程工业之后，我们瞄准了更具
挑战性的离散制造业控制应用，这是工业
领域的核心战场。但离散制造业应用对控
制性能的要求比流程工业高出好几个数
量级，当时业界都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梁炜说。

梁炜就像一名永不言弃的登山者，山
势越险峻，攀登的决心就越坚定。实验室

的灯光见证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历经许多
失败与重来，以及不断尝试，最终他们攻
克了高并发、高实时、高可靠难题，成功研
制出WIA-FA技术。该技术目前仍然是
国际唯一面向工厂高速控制应用的工业
无线技术标准，这项成果还入选了“中国
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
“国际电工委员会秘书长专程到沈阳

自动化所考察了我们的技术，给予了高度
评价。”梁炜说。

打造“铜墙铁壁”

在智能制造兴起之前，传统的工业
控制系统还是一个信息孤岛，信息安全
风险较低。然而，随着智能制造的推进，
工业控制系统走向全面互联，安全问题
随之凸显。
“我国很多企业面临数字化转型，比

如移动机器人如果还拖着有线的‘辫
子’，工作效率将无法满足生产需求，无
线通信替代有线已成必然。无线通信能
带来极大的便利性，但由于是开放介
质，容易‘隔墙有耳’，存在很大的安全

隐患。”梁炜介绍。
2015年，有航空航天领域的用户向梁

炜团队求助，希望他们能提供解决工业无
线安全问题的技术方案。无线通信没有了
线就失去了网络边界，是个极具挑战性的
难题。但梁炜骨子里镌刻着永不言弃的执
着，面对国家需要，他们接下了这个艰巨
任务。
“虽然在信息安全领域没有深厚的积

累，但前期工作取得的成果给了我们足够
的自信，于是我们开启了工业无线控制系
统安全领域的研发工作。”梁炜说。

2018年，团队研制出国内首个高安全
的工业无线网络，之后在科研专项的支持
下，团队持续开展研发和标准化工作。又
经过两年的完善、评审、测试和评估，最终
获批实施了 3 个应用试点，并通过了验
收。这是获得国家批准的首个可在重大装
备定制化生产等行业应用的无线安全技
术解决方案。
“得益于辽宁沈阳在这方面拥有很好

的产业背景，2023年，我们的技术通过辽
宁省‘揭榜挂帅’项目，在沈阳本地企业完
成了转化，实现了落地。”梁炜说。

目前他们已经开发出自主芯片、全自
主的设备和系统，拿到了权威机构批准的
首个且目前仍是唯一的产品证书，正在航
空、航天、船舶等多个行业落地应用，帮助
企业实现提质增效。

这实现了无线技术在我国安全关键行
业应用方面从无到有的突破，梁炜研究团
队打造的“铜墙铁壁”填补了工业信息安全
的空白。“这样的工作对于我们来说非常有
意义，是科研人最珍贵的勋章。”梁炜说。

“团队强，个人才能强”

作为一名扎根在科研一线 20余年的
科学家，梁炜始终以身作则。
“要求别人做到的，我首先要做到；希

望别人遵守的，我也必须做到。”于是，梁
炜成了研究所里的“拼命三娘”。

在标准研发的那段日子里，由于时间
紧、任务重，梁炜不敢有一丝懈怠，紧盯每
一个技术细节。“我们做标准的时候几乎
是封闭工作，既严谨又烦琐，我的性格也
是一讨论技术点就很难停下来，所以经常
忘记吃饭。”

由于长时间不规律的作息和高强度
的工作，梁炜患上了强直性脊柱炎和心脏
疾病。即便如此，她仍然日复一日投入她
热爱的科研事业。
“我只是一个普通、平凡的科研工作

者，做科研是我最大的爱好，我从未觉得
很辛苦，反而充满快乐。看到那么多比我
更勤奋的同人，面对技术和标准研发的紧
迫性，我不能停下来。”梁炜表示。

梁炜有 30多年党龄，也是团队中最
闪亮的行动标杆。在她的带领下，团队
成员具有高度凝聚力，共同在科学的海
洋里踏浪前行。“团队强，个人才能强。
我们的团队非常稳定，氛围很好，大家
都很自律，而且都很有理想和情怀，心
和劲都往一处使。能与他们共事，我感
觉很幸运。”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力争取得更多原创性突破，为建设
科技强国贡献力量。”梁炜说。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供图

梁炜

毕业 17年，一个清华人开始抛弃“标准答案”
姻本报记者 孙滔

“这是我 19岁那年每天起早贪黑发奋自习
的地方。那个时候，知道前途是光明的，而眼前却
是黑压压的。该怎么开始这一生，完全没概念。幸
之又幸，在日后的无数次犯傻发晕之时，或多或
少都是由母校清华大学这张牌把我捞出来。”

4 月底，张博回到清华大学办了一个摄影
展，上述这段话正是摄影展中的文字。这个时间
正是清华大学建筑系 2001 级校友毕业 19年返
校的日子。建筑系的本科是 5年制，为了跟毕业
20周年的 2001级四年制校友同时返校，他们也
选择了今年返校庆祝。
与多数建筑系校友不同的是，作为这届校友

中的“异类”，耕耘设计与地产界多年后，张博于
2023年转身成为专职摄影的视觉艺术家。

在这个展览中，张博用了 20幅照片，并在每
幅照片冠以“跃迁”“悬停”等 20个关键词，表达
他毕业后多年的心路历程。他把自己称为追矢
者，这个称谓来自他微信朋友圈的签名档：“追赶
一支离弦的箭。”

那支矢是什么呢？张博说，之前的职业目标
是做到总裁级，但他在 36岁的时候忽然想明白
了：那个标准答案不适合自己。尤其是在地产行
业下行的当下，即使做到总裁，能实现的个人价
值也极其有限。他要摆脱工具人的属性。

远离“标准答案”

作为高中时期的学霸，同时手握数学奥赛和
物理奥赛一等奖，张博在清华大学热能与动力工程
专业和北京大学地质学专业中选择了前者。不过，
入学后他很快发现，这个专业的毕业论文几乎都在
做积分求导，这和他想象中的大学不太一样。正好
当时学校有转专业的方案，他在了解建筑学专业后
眼前一亮，于是在大一结束后转了过去。

命运的齿轮从此开始转动。
设计课是建筑系的大课，每学期至少有 6至

8个学分，每周有两到三次课，每次课都是半天。
起初，他们会做一个简单的设计，比如一间小茶
室或一座小亭子，到了大四、大五就要设计一所
医院或一家酒店。

跟其他理工科专业相比，建筑学中尤其是设
计课的作业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每座建筑都有很
宽泛的讨论余地。从这点来看，张博转行摄影恰
恰是在远离标准答案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毕竟建
筑设计需要遵循物理学规律，以及社会责任的考
量，而摄影的评判则更加主观。
在张博眼里，建筑设计师更像一个指挥家，

“他不具体下场做任何细分的事情，但是他什么
都得懂，得知道这一切怎么配合起来塑造空间”。
他们的成就感在于创作手法和理念的创新，从由

小到大的渐变，到光线投射的神秘感，再到各种
对称和对应，无不如此。

后来张博发现，建筑设计在某种意义上其实
是有一套“标准答案”的———就是那些大师们的设
计，“我们当年都是踩着大师的足印，亦步亦趋模仿
他们的创作手法，理解他们所创造的空间”。

建筑设计是需要“灵气”的。让张博记忆犹新
的是，一组 10个学生的课堂上，带组老师指着其
中两个人说：“他们俩将来可以做设计，你们都不
行。”这句话给了张博很大的刺激。不过，张博承
认，那两个同学的设计确实“更具灵气，看着就好
看、舒服”。

多年后，张博对这件事有了更多的认识：自己
并非没有设计天赋，而是他更喜欢静下心去钻研，
“他人别给我意见，我就能干好”。但是每门设计课
都长达两个月，每次课上都有老师提意见，同学也
会提意见，“我抵抗不住那么多意见，就会把自己的
东西改得面目全非，最后就是四不像，失去了原汁
原味的感觉”。而那些得到更好结果的同学，以及那
些大师们不一样，他们都有着足够的底气和自信，
甚至会带着一点偏执坚持自己的看法。

张博被灌输了太多的谦虚理念，这让他显得
不够自信。

36岁那年有了变化

在与张博同届的约 90名同学中，有 1/3留
在了设计界，有 1/3去了地产界，剩下的 1/3 则
转行了。

毕业后的 17年间，张博就是按照从设计到
地产的主流叙事前行。2006年毕业后，他去美国
密歇根大学读了建筑学硕士，之后去了美国的一
家知名设计事务所。

去美国之前，他总觉得考试过关就可以站在
世界巅峰了，直到他发现周围的人都在认真做事
情，“真的是为了去做事情而努力”。这种文化氛围
给了张博很大震动，“多少年后当我说要做事情的
时候，我首先要问自己到底想不想去做这个事情”。

之所以转到地产界，是因为他想做甲方。“当
一个方案改了 100多稿，还是定不下来，随着甲方
领导更换，只好重新设计。这时候就彻底崩溃了。”

同时，在最多只有几十个人的设计事务所
里，他一直是单纯的“书呆子”设计师，这让他觉
得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受到了约束。另外，一些新
的设计概念并非源自设计师，而是由地产公司提
出来的。在中国城建大步扩张的那些年，全世界
相当一部分的建设都在中国。张博觉得这个时期
一定会有伟大的地产企业出现，他想跟这些企业
共同成长，于是在 2015年加入了一家国内的知
名地产公司。

张博说，在地产公司确实有了更广阔的视
野，虽然能决定的事情还是有限，但他的社会化
真正开始了。

建筑师的天性是不妥协。他们追求的是实现
那张完美的设计蓝图，“然而你是大师才可以这
样”。张博认识到，怎么去妥协，在保证各方利益的
情况下还原那张设计图，才是真正的能力。

这时候的张博不得不“本土化”———去酒桌
上谈事情，平衡各种利益关系，有时候会喝得烂
醉如泥。这时候的张博也成了“张总”。

有太多事情不是他想做的，轨迹越来越偏离
了他的初衷。他常常在想，自己到底在这里干吗
呢？他的目的不是为了捞几桶金、不择手段去实
现财富自由。他对总裁梦渐渐失去了兴趣。

随着这几年地产行业不景气，他发现，自己
所在的公司已经不拿地了。一个项目设计完，为
了节省成本，第二年又被要求重新设计。这个过
程给他带来的只有折磨和挫败感。

做设计师的时候，他还能留有一半空间做自
己，由着性子做设计；但在地产行业，他是作为标
签化的社会角色存在的，这就意味着“张总”是一
个典型的工具人。

36 岁那年，也就是 2019 年，他开始由外向
内关注自己，尝试忽略一些标签化的东西。他变
得更加细腻，也更敏感了。这位追矢者开始反省：
自己到底是谁？到底要做什么？

于是，“张总”开始回归张博了。
小时候的张博爱好画画，他会在院子里用粉

笔到处涂鸦，坚决不允许家人碰那些作品，这也
是他在大学素描的最早铺垫。他的摄影爱好是到
美国买了相机后产生的。在纽约实习的那个夏
天，他拍了很多路人，那些街头表现力和城市质
感让他一直念念不忘。

他决定把摄影作为抓手重新发现自己。他觉
得，摄影能让他在最大程度上做到去工具化。

把自己扔到荒野

如今的张博再度反思：以前总觉得，有清华大
学的牌子和美国留学的牌子，自己什么都能干，现
在才明白专注于一件事情就可以了。他说，真正的
生存能力、意志力、抗压能力才是重要的，那些听起
来很响亮的头衔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浮云。

毕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是一种奢侈。他也很清楚，自己必须感谢清华大
学，“有清华的托底，让我可以去奢侈一下”。

单干，意味着把自己扔到荒野，他想看看自
己能不能生存下来。

2024年夏天，在一个展览结束后，他有一个
月没有任何商业进展。焦虑随之而来，“这个模式

是不是还能继续？是不是之后就得回去上班了？”
所幸他坚持了下来。

在清华大学展览的 20幅照片中，张博把其
中一幅命名为《突围》。那是一张树林中的仰拍：
在秋冬的萧瑟中，多株高高的树干直插天空，只
留下了很少的空白给后来者。

他需要突围。
他不再迷信和崇拜任何大师了。就在这次清

华大学校庆期间，他还跟校友们交流说，大家一
直是跪拜着大师亦步亦趋前行的，从建筑圈到摄
影圈莫不如此，“我发现没必要这样。你拍得再好
跟我也没啥关系，我看一眼就行了”。

他没有加入任何一家摄影协会。“何必再进
入一个论资排辈的圈子呢”，对于他这个非科班
出身的半路出家者，他若是入了协会也只能在队
尾“苟”着。

他没有参与那些网红展览———那是需要缴
费的，而他选择了只做自己的展览。

在他看来，从建筑设计到摄影，只不过是从
一个创作领域到另一个创作领域。他不需要一级
一级爬上去，而是可以走得更快些。

张博看重的是，在这个人人皆可举起手机拍
摄的时代，反而更能凸显他专业拍摄的价值。他
从不觉得一个清华建筑人转行摄影是一种“下
放”。他希望自己的摄影能抓住三个核心：情感，
美，还有故事。三者中，故事是最重要的，“如果只
是钻研一些技法就太无聊了，太虚无了”。

他很享受当下的状态，每天扛着相机跑来跑
去。他并没有觉得这是个体力活。要知道，当年每
天熬夜画设计图，才是一种体力活。

他也不觉得 40 多岁才转行摄影是一种原
罪。他要打破那种拿年纪说事的成见。他刚考了
无人机执照，同场考试的除了他都是“00后”，就
连老师都是“90后”。他丝毫不以为意，反而觉得
能跟年轻人抢饭碗，也是一种本事。

他的创业并非阳春白雪，除了自己玩艺术，
还要靠给甲方拍摄来求生存。

“感谢光”

“这一年的人生浓度和密度更高了。”张博这
么提炼他创业两年来的感受。

他每年要在朋友圈晒出上千幅照片。年终之
际，他会写下年度总结，并记录当时当地的日落
时刻，然后说“感谢这一年的光”。

无论是做建筑设计还是摄影，张博都对光
线格外敏感，他需要考虑光线从哪里进来以及
何时进来才是最好的。尤其是，在他的建筑摄
影里，那些竖直的线永远是垂直的，而不会变
形或扭曲。

他说，世间万物皆可拍，摄影的本质是热爱这
世界的万千光色。他还说，拍照需要孤独，“拍照行
为是沉浸于自我的智力和审美之中，再把这个世界
从中捞出来。一大群人出去拍，那只是一场活动。我
从没见过一大群作家坐一起写小说的”。

他也很关注人工智能，但他坚信技术的发展
都在凸显人类摄影师的价值。因为摄影追求的是
世界的不确定性，以及各种可能性，“抓的就是那
一瞬。哪怕是有瑕疵的，也是生动的、永远不可能
复制的”。

如今他会严格区分产品和作品。“以前感觉
做出一个产品来很牛，现在不是了。因为产品背
后都是可复制的，都是可以物化和工具化的。”这
个认识让他更看重自己的创作，他必须亲自到那
个地方去拍摄。

张博说，人们老拿人工智能和人相比，是因
为始终还没有认识到人到底是什么，“对人的价
值的认识太肤浅了，仍然在不由自主物化自己，
觉得自己是个工具人”。

摄影成了一种使命，驱使他去寻找和探索这
个世界。用他更直白的说法就是“上瘾了，你不拍
两下就难受”。只要抬头看到光，他就兴奋。

他设计的 2001级校庆主视觉 LOGO（标识）
被选中了。设计图的主体意向取自星空和日晷，
“天行常健，日晷如磐”。他将晷针的阴影方向像
时针指向“12点”的方向，寓意“为祖国健康工作
五十年”已经行至半程。

他很享受为校庆忙碌的状态，“处在人生正
午的我们，尚须努力前行”。

张博的校庆主视觉 LOGO设计。 受访者供图

深耕工业无线技术领域的“拼命三娘”
姻本报记者 张晴丹

张博


